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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结成医生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荣誉顾问 

 

浅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 

 

器官移植技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相关的医学伦理议题随之而来，还带有

政治争论。一些议题在原则上取得普世共识，另一些争议就挥之不去。大体上，没

有一个国家地区是完全满意自己的器官移植现况，时有改进倡议。 

香港自去年底 4 个月大女婴芷希接受内地心脏移植后，医务卫生当局告知公众，

正研究「跨境器官移植恒常化」，这看似很小的改变掀起疑问，又连结到有些市民取

消器官捐赠登记的现象，以至内地制度是否可信的敏感问题。政府反应强烈但议题

反而失焦。在这背景下，笔者阅读了一些近年中国内地的器官捐献（香港称为捐赠)

与移植的改革走向，想浅谈一下。 

仿效内地发展 

中国内地（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中国）改革器官移植制度的历程长而复杂，

领军人物常会提到黄洁夫和王海波两个名字。黄洁夫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

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王海波是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器系统

（COTRS）主任。我与后者有数面之缘，那是在城市大学举办以器官捐赠为主题的

研讨会上认识，其后邀请他参加我们中心另一个会议。当时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改革

进入关键阶段，牵动既得利益与权力，改革者可以说是在风口浪尖上。 

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改革的里程常是从 2005 年说起，时为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

在马尼拉召开的世卫西太区卫生工作会议上，矢言中国将大力改革，发展公民自愿

的器官捐献，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使用死囚器官。2007 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

官移植条例》（简称《条例》），是器官移植规范化的起点。2015 年 1 月 1 日，中央

政府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应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有《条例》和政策未必等同已规范。有力的改革要等到 2011 年。这一年国家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器官买卖罪」，以刑法打击之前禁

而不绝的器官买卖。同年，COTRS 研发完成并上线运行。这是借鉴国际经验，以多

项评分（包括区域、病情危重程度、血型匹配、组织配型匹配及器官捐献者直系亲

属等优先原则）计算优次。学理上，这是以算法处理稀有资源达致公平分配的机制，

客观上也就是把分配器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因此说牵动既得利益。 

之后 10 年，各种培训改善措施不少，不过，至 2021 年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会议

上，黄洁夫仍然强调，对整个器官移植体系也要进行整顿，以求更好地开展服务。

关于整顿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足够数据可供讨论，综合侧面的信息，似乎对于器官



捐献、摘取器官的环节、绿色通道运送、器官浪费、领有进行器官移植执照却欠积

极表现的医院，都有可改善地方。 

2021 与 2022 年全国上下抗疫，器官移植改革并非主要目标，然而，在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工作计划，宣布修订《条例》列入年度立法计划。2022 年

9 月，「人民网」报道，有政协在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案建议制定「人

体器官捐献法」，国家卫健委答复称，现有《条例》的修订已取得进展，并拟更名为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以突显对管理器官捐献的重视。 

修订将加大对违规行为打击的力度，这包括医疗机构擅自开展器官移植、违规

跨区域获取器官、不使用分配系统分配器官、伪造捐献移植数据、以及未执行分配

结果等，要以法律形式明确并进行处罚打击。 

今年 6 月，《国务院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年内将审议《条例》修订

草案并正式颁布实施。 

在法律上，《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

法典》）的主体法律。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 5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的《民法典》，在有关人格权的部分对器官捐献和移植有所规定，甚为重要，这

儿抄录。第 1006 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

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

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

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特别要留意后半段，凡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死后其亲属可以决定捐献，

这相当于香港在 2017 年前后曾经探讨（最终未有采纳）的「预设默许」（presumed 

consent，内地称为「推定默许」）捐赠机制。 

近期有立法会议员重提旧事，相信是有见内地的发展，想仿效看齐。 

考虑知情同意 

不厌其详地叙述内地近年的器官移植改革发展，乃有感于香港数月来对器官捐

赠的讨论，无论在政府或民间，都颇见意气，也过于粗糙简化。特区卫生当局提出

跨境器官移植恒常化，最初说要把香港机制「纳入」内地的 COTRS 分配系统；引

起反弹之后，当局澄清这只是「第二层的互助机制」，即是经多轮配对、在本地没有

合适接受者的器官，才会跨境供移植手术。宏观看，内地改革如火如荼，与香港跨

境互助并非重点；在香港方面，经过 2019 年的政治撕裂，官民之间存有嫌隙，对于

跨境合作是否等同融合，有人提出质疑，也放大了市民取消器官捐赠登记的现象。

官方严词谴责，晓以「血浓于水」的道德大义。这非良好互动，最终受害是患有器



官衰竭疾病的病人。 

上月，医务卫生局卢宠茂局长到香港儿童医院，探望去年 12 月接受心脏移植的

芷希，欣见她进展良好，已经开始探索身边事物。局长透露，特区政府正与内地积

极探讨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特别相关技术要求、准则及流程，以确保捐赠器官

合法、公平、公正并安全地应用于最有需要的病人身上。 

内地器官移植服务的机制在规范实践上仍在改进，两地建立恒常互助有意义但

也有不少挑战，而且并非纯是技术层面与人道的问题，需要耐心看待部分捐赠者的

疑虑，也要适度考虑知情同意。 

 

（本文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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